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痲瘋病患的朋友痲瘋病患的朋友痲瘋病患的朋友痲瘋病患的朋友————島阿鳳島阿鳳島阿鳳島阿鳳 

 

     認識島阿鳳的人，大概都會被她開朗、豪爽的個性所吸引。她生就的一

張大大的臉，就像太陽一樣，永遠洋溢看一團熱情，讓人倍覺親切、溫暖。

一雙厚厚的嘴唇，永遠飽含看笑意，說起話來頭頭是道，妙趣橫逸，人們都

樂於跟她接近，病患更是視她如同保母，有她在旁邊，便能減輕許多痛苦。  

 

    島阿鳳現年四十三歲，現職是屏東基督教醫院的院牧，獻身基層護理工作

廿餘年，在屏基工作的十三年間，最為人稱道的是參與痲瘋病患的治療工

作，成效卓著，使得曾經在屏東地區頗為猖獗的痲瘋病得以控制，這是島阿

鳳迄今最為屏東人所津津樂道的事蹟。 

島阿鳳本姓田，是臺中泰雅族原住民島阿鳳本姓田，是臺中泰雅族原住民島阿鳳本姓田，是臺中泰雅族原住民島阿鳳本姓田，是臺中泰雅族原住民 

    島阿鳳本人的生平，就很富傳奇色彩，光是她姓島的來源，就可以說一籮

筐的故事。事實上她本姓田，是臺中縣和平鄉出生的泰雅族原住民。幼年時，

她的家境很好，父親是部落裡的頭目，擁有廣大的山林田舍，富甲一方。可



惜她九歲那年，父親遽然病逝，父親叔輩分產之後，家道就中落了。母親為

了維持生計，下嫁給一位上山墾荒的榮民。她這才跟看繼父改姓島，祖籍也

改為河南省淮陽縣。  

 

    由於繼父的收入有限，要養活一家九口並不容易，因此日子過得十分艱

苦，島阿鳳和平國小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公費，就讀臺中女中初中部，

初中畢業後又考上省立豐原高中，但因家境每況愈下，她只想趕快找一分工

作，賺錢來補貼家用。正好這時村裡的教會發布了一個仔消息，世界展望會

為幫助原住民清寒少女升學，在埔里基督教醫院附設了一所護理學校，提供

全額獎學金及生活費。這對島阿鳳，不啻是個天大的好消息，她以第一名的

成績考入護校，從而跨進了她畢生所奉獻的基層護理生涯。  

 

    島阿鳳是個天真無邪的原住民少女，考入護理學校是偶發的情況，自己並

沒有很充分的心理準備，因此第一次到醫院實習，看到血塊時竟然當場昏

倒，把在場的醫生和病人都嚇了一跳。其實她平時膽子並不小，經常一個人

摸黑走山路，在團體生活中也頗能獨立自主，算得上是號人物，沒想到會在

這種場合出醜。  

 

    這件事對她是個很大的刺激，既然已經走上這條路了，她當然不能畏縮。

為了克服心理障礙，她拼命找機會練膽子，到車禍現場觀察，自願到太平間

掃地，沒多久就習以為常，能坦然面對各種慘不忍睹的場合。許多同學反而

因禁不起種種考驗，而在中途轉學或遭到退學，這是島阿鳳頗為自豪，並感

到相當欣慰的事。  

 

    依照島阿鳳的說法，這是她們泰雅族不肯服輸的個性使然。這種骨氣和堅

持，甚至使她學業上始終名列前茅，並以第一名自護校畢業。吃一餐飯時間，

絕少超過五分鐘。畢業後，島阿鳳便留在埔里基督教醫院工作，並因表現優

異，被分發在外科開刀房的第一線崗位上。由於當時的護理人員十分缺乏，

她一個人便要照顧三、四個病房，兼重傷、燙傷治療區，病患主要是因車禍、

灼傷、開水燙傷和瓦斯爆炸而住院治療，因此外觀都很悽慘，必須立刻為他

們止血、上藥，備好器材讓醫生手術。手術後還得為他們打針、換藥，甚至

餵食、洗澡、整理形容等等，簡直讓她疲於奔命，片刻也無法休息，連吃飯

都要快，五分鐘內必須吃完。二十幾年訓練下來，已養成了習慣，如今較不

忙時，她吃一餐飯的時間，也絕少超過五分鐘。  

 

    島阿鳳回憶初為白衣天使的這段時間，對灼傷、燙傷的病患特別感到同

情。有些較嚴重的病人，皮膚顏面損傷的程度超過百分之八十，全身都包紮



在繃帶裡，還得戴著口罩，就像個木乃伊。為他們換藥時，會痛得他們像野

豬般嚎叫，令人不忍卒聞。這時她就會唱歌安慰他們，或教他們唱歌，以轉

移他們的痛苦。當病人透過口罩，一邊呻吟一邊唱歌時，她聽了都忍不住要

落淚。便告訴他們，只有主才能幫助他們，神要用他們，將人類的痛苦減至

最低，人類的潛能是無窮無盡的，神會讓他們完全發揮……即使沒有信仰的

病患，聽了之後都大受感動，病情也因而日有起色。  

 

    唱歌，原是島阿鳳從小就十分擅長的一項天賦，大概是得自泰雅族的遺傳

吧！她的歌喉婉轉靈動，歌聲甜美，唱起歌來相當動聽，家人及朋友都喜歡

聽她唱歌。藉看唱歌，她度過了早年貧窮、困厄的日子，鼓舞了她的人生，

使得她得以順利的完成學業，並投入服務社會的工作。沒想到後來還能撫慰

病人的痛苦，激發他們求生的意志。島阿鳳把這一切歸之於神，是神透過她

的歌聲，傳達了祂對人類的悲憫和關愛。  

 

    兩年之後，島阿鳳即升為護理長。並被調往肺結核區工作。當時的肺結核

是人類的剋星，病況較嚴重的甚至會致命，因此人人談肺結核而色變。島阿

鳳面對新的工作環境，無疑是個巨大的挑戰。肺結核的病患最容易吐血，有

時半夜病情發作，一吐就是半臉盆，把病房的地板都染紅了。偏偏值夜班的

護士只有二個人，既要忙看打止血劑，吊點滴，還得清理病床地板，真會急

死人了。最可怕的還是病人的病情，他們會嚇得面無血色，深怕自己就此一

去不回，再不然就是痛苦的呻吟、哀號，整個病房活像人間地獄，令人不忍

聞問。 

把充滿生機的歌聲，帶進肺結核區把充滿生機的歌聲，帶進肺結核區把充滿生機的歌聲，帶進肺結核區把充滿生機的歌聲，帶進肺結核區 

     島阿鳳進來之後，也把歌聲帶進了肺結核區，除了例行的護理看顧工作

之外，她花更多的時間在病房裡，只要病患稍穩定，她便教他們彈吉他，帶

領他們唱歌，流行歌曲和宗教歌曲都唱，病患們也都樂於配合，認真學習，

因此原本陰沉、死寂的病房裡，此後卻充滿了生機，到處都可聽到歌聲。  

 

     民國六十五年，島阿鳳結婚了，先生是個海軍軍官，婆家在南投縣仁愛

鄉，為了適應婚後的生活，她不得不離開埔里基督教醫院，也不得不暫時中

止她所熱愛的護理工作。離情依依，她離開那天，告別牠的同事和病患之後，

不禁淚流滿面。埔基對她而言，不僅是啟蒙、學習的地方，也是她以實際行

動奉獻給主、服務病患的地方。由白衣少女成長為白衣天使，再嫁為人妻，

生命中的重要歷程，也一一在此度過，她對埔基自有一分難以割捨的感情

了。  



 

     神的意旨要她離開埔里，並不意味神要她離開病患，而是神已有了另外

的安排，要她到另外一個地方，服務另一些更需要牠的人。六十七年，島阿

鳳的先生奉調到屏東服務，她也跟看到了屏東，碰巧她有一位老師在屏東基

督教醫院當主任，透過牠的介紹，島阿鳳就進了屏基，從此展開了她另一階

段的護理工作，並因照顧當時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痲瘋病患，獲得地方及醫

療界的肯定，使她的護理生涯大放異采，贏得醫療界最高的榮譽。  

 

     島阿鳳進入屏基，立刻投入公共衛生的工作，擔任社區護士，深入患者

家中訪視、辦理衛教。由於當時交通不便，山路崎嶇顛簸，大部分路段都無

法通車，只能靠步行。散落在山林深處的部落，往返一趟就需步行七、八個

小時，常常要在部落裡過夜。餐風飲露，日曬雨淋，宛如家常便飯。有時還

要勞駕山地青年幫忙背負藥品、器材，才能進入更偏遠的村墟。許多人視登

山為畏途，島阿鳳卻不以為苦，本來翻山越嶺就是她的看家本領，在山區巡

迴醫療，既可拜訪老友，又可為人解除病痛，正是她快樂的泉源，也是她能

全力投入工作的原動力。  

 

     民國七十一年，展基加強公衛工作，將社區護士延伸為居家護理，把醫

院的臨床護理延伸到更偏遠的地區，範圍涵蓋高雄縣三民鄉、旗津半島、高

樹鄉及屏東三地門、泰武、瑪家等偏遠山區。島阿鳳參與的更為積極，將她

的關懷與熱情，延伸到更廣大的地區，而且在這時開始接觸到痲瘋病的病

患。  

 

     臺灣早年的痲瘋病患，真是天下最可憐的一群人。由於當時民智未開，

認為痲瘋病會傳染，而且無藥可晉，因此連親人都不敢接近。絕大多數的病

人，都被囚禁在陰暗的角落裡，終年不見天日，老死也沒人聞問。最早關心

他們，施予援手的，反而是國外的教會，設有「麻瘋主日基金」(TLRP)，供

各地區教會醫院使用。在南部，屏基可算是這方面的開路先鋒。當時有個芬

蘭的宣教士馬麗娜，專做痲瘋病的治療、追蹤工作。島阿鳳對她非常欽佩，

志願當她的助手，兩人便搭檔展開了屏東地區防治痲瘋病的工作。  

 

    剛開始，工作推展得並不順利。痲瘋病患及其家屬除了對痲瘋病一無所知

外，患者普遍有厭世傾向，自暴自棄，家居也因羞於讓人知道，隱藏病情，

使得防治工作相當棘手。即使找到了病人，病患和家屈也不願合作。態度惡

劣的不但會惡言相向，當面侮辱，甚至動手歐打，或放狗咬人，令她們頗為

難堪，飽受威脅。可是她們並不因此退卻，反而以加倍的時間及愛心去接近

病患，不斷與家屬溝通，讓他們知道，痲瘋病並不羞恥，也不是罪惡，而是



可以治療的。病患們才半信半疑地接受，家屬也才逐漸改變態度，接納她們。 

為取得病患信任，清理傷口時不戴為取得病患信任，清理傷口時不戴為取得病患信任，清理傷口時不戴為取得病患信任，清理傷口時不戴手套手套手套手套 

    為了取得病患的信任，馬麗娜和島阿鳳為他們清理傷口，刮去潰爛的組

織，裁剪皮膚時，都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以實際的行動告訴病患和家屬

痲瘋病並不可怕，也不會傳染。她們的愛心和耐心，終於贏得病患的信任。

願意與她們合作，接受治療，甚至進一步到醫院診治，並接受追蹤檢查。  

 

     原本絕望、悲觀、厭世的病患，原本籠罩著恐懼、羞恥，瀕臨破碎、毀

滅邊緣的家庭，都因此重獲陽光，分霑雨露，重享天倫之愛，重新在社會中

站立起來。島阿鳳對他們有如再生父母，是 神的化身。雙方因此建立了永

恆的信賴與友誼。島阿鳳的心血沒有白費， 神所託負的使命終能達成，原

有的二一百多名病患，大都獲得妥善的治療，使得病情得以控制。目前還有

九位繼績在接受治療之中，肆虐南臺灣幾達半世紀之久的痲瘋桿菌，即將被

人類的智慧和愛心掃除、滅絕，正是島阿鳳以及無數獻身痲瘋病的醫療工作

者，長期努力所獲致的成果。  

 

     八十年三月，島阿鳳轉任屏基院牧工作，專事傳道、心理輔導，希望藉

看過去二十二年護理工作所累積的經驗，進一步來服務病患，幫助他們撥開

心中的迷霧，了解疾病的因果，早日踏上復健之路。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更

大的挑戰，因為這是一個涵蓋病人身、心、靈三方面的復健重整工作，需要

更大的耐心，更多的愛心，更堅強的毅力才能勝任。  

 

     島阿鳳對自己一生的選擇，只感到驕傲，從不曾反悔，身為一個虔誠的

基督教徒，對神恩只有感激。是神指引她走上這條道路，她熱愛她的工作基

於一切，因此從來沒有倦怠感，一日為護士，終生都是護士，假如來世她能

選擇，她毫不猶豫地也會選擇白衣，做一個人間永遠的天使！  

 

本文章摘自 立法院厚生會、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衛生署 策劃行政院新聞局 印行之杏 林

和風 

 


